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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摩西沿着水母湖的东岸慢慢踱步，夕阳落在不远处海
胆造型的礁石屋上，每块礁石都被涂成了闪光的金色。湖里的
海月水母早已失去天敌，渐渐放弃了祖先赖以防身的剧毒，变
成了美丽和平的使者，一个个如通体透明的小伞在水中曼妙地
游弋，炫耀着令人艳羡的自由。

它们十分契合国王此刻的心情，平静之中略带隐隐的喜
悦。礁石屋外排着长长的队伍，一个个进入小屋，又一个个出
来，每个人都窃窃私语满脸神秘，还夹杂着兴奋好奇的表情。

“只要进去一下，出来就能变成正直善良的人吗？”
“当然，这是国王花大价钱引进的意识编辑器，全部是陛下

自己掏的腰包。我们国家是第一个尝试这种技术的，它能彻底
删除人的各种丑恶行径，比如撒谎、欺诈、蒙骗、陷害和各种犯
罪行为，相当于把大脑重置了一遍，以后我们这里再不会有人
说一句假话，更不会有人犯罪了。”

“那么帕斯不就变成人间天堂了吗？”
“当然，连上帝都会嫉妒的。”
国王的心仿佛湖中的水母，每一只柔软的触手都那么安泰

舒适。作为一个只有两万多岛民的小国家，帕斯除了旅游业、
渔业外没有工业、农业，全国的公路加在一起也不足100公里，
但同时也没有污染，没有乞丐，毫无争议地成为全世界环境最
美的国家，民众的幸福指数稳居世界前列。当他从海外留学归
来，从父亲手中接过王冠和权杖的一刻，发誓要把这12个小岛
组成的国家变成真正的理想国。

“怎样才能使这片土地没有一丝丑恶，美与善主导每个人的
心灵呢？”摩西经常这样问自己，直到有人告诉他已经有科学家发

明了意识编辑器，可以剔除人脑中恶的想法，只要资金到位，科
学家会马上来到现场帮助编辑。摩西一阵狂喜，开始游说家族的
长辈，让他们拿出钱来支持这次全民性的意识编辑。他的口才极
好，声情并茂，终于使长辈们意识到钱花在这件事上才是它最好
的去处。

“一周后就能见效了，到时帕斯会成为全世界效仿的对
象。”科学家同样满怀欣喜，他坚信自己的技术毫无瑕疵，但整
个国家使用后会是怎样却不得而知，他很愿意从这个小国开始
试验，并将意识编辑技术推广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七天的时间终于磨磨蹭蹭地过去了，像一个赖在别人家不
肯走的讨厌的客人。一大早，摩西便打车来到北部的达拉提
岛，这是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回忆中充满了童年的欢乐。

“陛下，收您10块钱，如果在原先，我会偷偷调整计价器，
这段路一定能多出2块钱，但现在不一样了，意识编辑后我是
个绝对善良的人，再不会做一件有违道德的事，感谢您为国民
做了一件大好事。”出租司机由衷地说。帕斯的每个国民都认
识他们年轻的新国王，同时对意识编辑赞赏不已，这让他们产
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国王点点头，内心已经鲜花盛开。他的试验初见成效，全
国一共有28辆出租车，这个司机变得正直善良，说明其他人也
在发生变化，看来全民向善指日可待。

他在街上走着，行人们纷纷驻足向他行礼。眼前的一切都
让人十分满意：小孩子踮着脚把饮料瓶投到垃圾桶里，不再四
处乱丢；卖鱼的商贩交易完毕一定要赠条鱼给顾客，顾客则坚
辞不受，怕他亏本，两人拉拉扯扯，好不热闹；急着上班的小伙

子骑车将过马路的老伯撞倒了，小伙子要带老伯去医院，老伯
却执意先修车，两人没完没了地谦让着，最终达成协议，推着
车一起到旁边的咖啡店里喝一杯，连警察的调解都不需要。

意识编辑器果然将帕斯变成了礼仪之邦，这是多少发达
国家梦寐以求的，这可能就是传说中圣人的拱手治国吧！全
民正直善良，所有问题迎刃而解，不久的将来可能再不会产生
任何社会矛盾，他这个国王也再不用操心，达到了一劳永逸的
效果。接下来的许多天摩西在4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四处视
察，所到之处无不是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令人欢欣鼓舞。

然而回到家里，妻子却不悦地告诉他，自己失业了。虽然
是王后，但她也像普通人一样工作着。

“已经好久接不到活了，没有人打官司，什么事都能和平解
决，在帕斯我们这些律师彻底没有用武之地了。”她沮丧地说。
接受意识编辑之前，她是这个国家最有名的律师，每天忙到脚
不沾地，现在却闲得发慌。

“转行干别的吧！反正律师也不是什么好职业。”国王丈夫
这样安慰她。

“好吧！我试试能不能找到其他工作。”妻子依然提不起精
神，她在海外留学9年的经历莫明其妙地被意识编辑轻易消解
了，法律名校的博士毕业证毫无征兆地变成了一张废纸。

第二天，国王的内弟也垂头丧气地登门拜访。他是警务处
的处长，现在社会治安好得出奇，根本没有人报警，也不需要他
们解决任何问题，这些拿着国家工资的人每天无所事事地待在
警局里，几乎要闲出病来。

“陛下，要不要取消意识编辑？现在的帕斯根本不需要警

察，全国20多个警察都可以光荣退休了，自从意识编辑后我们
再没有出过一次警。”

“你也学姐姐转行吧！善良的国民用不到警察，就让帕斯
成为无警之国吧！”国王一笑，个人的小事怎么能妨碍国家的方
针政策呢？

随着全国20多位警察的自动离职，8位狱警也辞职了。因
为犯人已能高度自律，即使监狱的门敞开着也不会走出来。他
们痛哭流涕，为自己所犯的罪行真心忏悔，决心要做一个无可
挑剔的好人。一些罪行轻微没被起诉的人自动来到监狱，他们
给自己设定刑期，认认真真地悔改。但与此同时帕斯的失业率
却直线上升，几乎达到了红色警戒线，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接着，房地产业一路下滑，因为经纪人不再巧舌如簧，总是
老老实实说出房子的缺点，致使销售额大幅下降。咨询公司、
保险公司、推销行当也濒于倒闭。连派在国外的几名间谍也自
作主张地回来了，他们声称无法昧着良心隐瞒自己的身份，再
潜伏下去肯定会不打自招。后来波及一些政界要人，直到有一
次，外交官理查德在与A国首脑的晚宴上，直言不讳地告诉对
方，与A国建交不过是为了获得更多金钱上的援助，实际上对
其文化传统并不赞同，对方首脑被惊得目瞪口呆，不敢相信作
为外交官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两国关系受到了重创，帕斯的外
交陷入从未有过的混乱之中。

准备筹建的国际机场也意外地停滞下来，因为机场必须占
据一位老奶奶祖传的晒鱼场，项目负责人和施工方都不忍心把
这孤苦伶仃的老人从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赶走，那实在太残忍
了，这项对全国旅游业至关重要的工程就这样搁浅了，但是全
国上下却一片赞扬，声称这才是大善大爱。与此同时，民调中
的幸福指数却跌得厉害，甚至低于一百多年前的战争时代。

正当摩西为此犯愁的时刻，有人慌慌张张地来报告，老国
王受伤了，而且十分严重！他带着护卫队到海滩巡逻，最近有
一股不知哪来的海盗总是骚扰岛民，四处抢掠，难不成双方短
兵相接了吗？当摩西和妻子火速赶到医院时，全身缠满绷带的
父亲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他不忍心向海盗开枪，犹豫时中了他们的子弹。”一名护
卫在床边抹着眼泪说。

“善待他们，那些海盗……都还是孩子。”老国王拼尽最后
的力气，说完便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父亲！”摩西扑上去放声大哭，兢兢业业治理国家几十年
的父亲竟这样稀里糊涂地走了，他太善良了，善良到死前还在
为杀害自己的人辩解。

摩西感到头重脚轻，他不知怎么回的家，一直跟在身后的
妻子却径直走进卧室开始收拾行李，“我要走了，离开这里，在
帕斯我活不下去……”她面无表情地说，好像早已下定决心。

“亲爱的，你别走！”摩西冲上去抱住妻子，父亲已逝，他无
法想象失去妻子的日子该如何继续。

妻子用力挣脱了他的拥抱，“意识编辑？见鬼去吧！你自
己傻还不满足，还要全国人陪你一起傻，再不矫正的话，这片土
地迟早变成所有人的坟墓。”妻子说完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

摩西追了出来，眼前却只有汽车留下的淡淡烟尘。他迷茫
地站在路中央，心一下变得空空落落，像被谁挖走了一样。

难道自己真的错了吗？

■名家推荐
《国王的试验》是

一个短小精悍却寓意

深远的短篇，小说中

写到国王通过意识编

辑使所有国民弃恶从

善，建立一尘不染、正

直美好的理想国度，却从未想到没有一丝

恶的社会竟显露出极其的孱弱，引发了各

种并未预见到的社会问题，最终使整个国

家走向混乱。它使我们的思绪不断下潜，

思考科技带来的至纯、至善、至美社会，究

竟会带领人们走向终极的幸福，还是无法

想象的地狱，显示出科幻小说独特的角度

与深度。

董仁威

科幻作家，自1998年起发表作品，已发表460余篇科幻小说
及研究论文等，出版《奇幻森林历险记》《心灵探测师》《先锋叙事
新探》《中国科幻史话》《中国当代小说主潮》《中国当代小说流变
史》等著作。曾获华语科幻星云奖、少儿科幻星云奖及世界华人
科普奖等奖项。

国王的试验国王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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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妮

■名家推荐
这是一个博尔赫斯

式的幻想寓言。小说有

一个经典的悬疑开头，

一个又一个“盖娅·阿尔

戈斯”出现在小面馆，点

一碗花生酱意面。他们是谁？为什么又如此执着

于花生酱意面？最后的揭秘看似简约，其实带有

一种朴素的哲学追问——定义个体的究竟是符

号（如“盖娅·阿尔戈斯”这样的名字）还是支配其

内在自我的意识（如嗜好花生酱意面的本能意

识）？故事的结尾戛然而止，留给读者广阔的思考

空间和延展可能。

三 丰

科幻作家，发表过《你无法抵达的星球》《藏好
你的丹尼尔》《阿尔吉侬的启示录》《逃离禁闭岛》
《飞吧，拉贡鱼》《白房间》《百万年暴雨》等科幻小
说。

盖娅盖娅··阿尔戈斯阿尔戈斯
■■简简 妮妮

我的名字叫做简，在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街
角处的一家面馆工作。

这家面馆和世界上所有城市里的面馆一样，
天不亮的时候，店员就已开始忙碌，一直忙到深
夜打烊。面馆的历史已有数百年，说不定你刚
刚坐过的这张油腻得发亮的皮沙发，就是当年某
位显赫人物坐过的。如此说来，在这里就餐，你
与历史人物之间的距离可能也就只隔了一张沙
发。也许，这就是人们愿意走进这里，像完成某
种仪式一样吃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的原因。

店里意面的种类十分丰富，不过，由于城里
人的胃似乎变得越来越娇气，粗管的面条如今已
经没人做了，剩下的有细管、细丝、薄贝壳、方面
片、螺旋条等。种类太多，甚至难以一下子说
完。面酱的种类也很丰富，红酱、青酱、白酱和黑
酱都有。蘑菇、胡萝卜、洋葱、牛肉糜、番茄等新
鲜配料都是当天清晨从附近乡下采摘送货直达
后厨。

一个小面馆的日常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每
天从早到晚在这里工作，几乎没遇到过什么特别
值得一说的事情。可是，最近却有一件事不得不
说。我被一个名字叫盖娅·阿尔戈斯的顾客弄糊
涂了，不，更准确地说，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周一，盖娅·阿尔戈斯点了一份番茄肉酱意
面，细管的。

“另外，再加一些花生酱！”他用瘦长的指关
节轻叩台面提醒我。平日里，很少有顾客这样搭
配的，番茄加花生酱真是奇怪的组合。这样混合
在一起，难道不觉得番茄酱太酸、花生酱又会显
得太甜吗？

我不禁多看了他一眼，是个大约40岁的瘦
高个意大利人，穿了一件皱皱巴巴的西装，胡子
拉碴，黑褐色的眼睛藏在大帽檐底下，好像没睡
醒的样子。这位盖娅·阿尔戈斯静静地等候在面
馆的一角，早晨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折射在他的脸
上，这张脸似乎散发出异样的光芒。在等待面
条上桌的这段时间，他在阳光下双手合十，虔诚
地闭目祷告。在这座城市里有信仰的人越来越
少，在公开场合祷告的人就更少了。真没想到
这个意大利人竟然还是极少数保留信仰的人，
我很好奇他的个人信仰是什么，基督教、佛教或
是伊斯兰教？实话说，看起来都不怎么像。若是
我要追问，会不会也需要在面馆里向某位神祷
告？坦白地说，我没有信仰，即使有，我也不会这
么干。

他吃面条的样子，就像是在完成一件庄重的
早餐仪式。他先郑重其事地举起叉子，一丝不苟
地将面条送进嘴里，小心地咀嚼，再把盘子里剩
下的酱料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全部吃光。我装作
不经意地路过他身旁，发现他的餐盘相当干净，
干净得像从来没装过面条和酱料一样。我嗤嗤
地偷笑着，想必他是花了太多时间做餐前祷告，
饿坏了吧！吃完这碗面以后，这个古怪的意大利
人刷了一张花旗银行的信用卡，支付了 36美
元。其中包括意面的价格26美元、小费10美
元。在我们这种平价餐厅，小费不是强制收取
的，他竟然给了接近面条价格一半的10美元，这
么大方的顾客可不多见。不得不说，他的这个行
为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冲他笑笑，他也咧

开嘴友好地冲我笑笑，算是礼尚往来，然后这个
意大利人就离开了。

周二，又来了一个人，点了一份加有花生酱
的番茄肉酱意面，她要贝壳状的。我不禁抬头
看，那是个穿浅绿长裙的年轻女人，妆容精致，戴
着一条细细的珍珠项链，听口音像是苏格兰人。

“加多一些花生酱，小姑娘，别忘了呀！”女人说
完，找了个空桌坐下，一双蓝眼睛不住地往四周
张望。

意面上桌后，她好像是见到了渴望已久的美
食，大口大口地贪婪吞食着，甚至闭上眼睛反复
咀嚼，表情很陶醉的样子。不就是一碗加了花生
酱的意面，至于吗？可我看她的表情真的不像是
装出来的，就好像这辈子都没吃过如此美味的食
物一样。花生酱的香味飘到了我的鼻子里，我忍
不住想着，改天自己也要试试。

签单的时候，年轻女人掏出了一张黑色卡面
的美国运通的信用卡，支付了36美元，包括10
美元的小费，卡上的名字是“盖娅·阿尔戈斯”。

“女士，这……”我刷卡的时候稍微迟疑了
一下。

“这张卡怎么了？”年轻女人靠在桌前问。
“请问您的名字是盖娅·阿尔戈斯吗？”我指

了指手中的卡片，问道。
“没错呀，正是我！”女人说。
谁会盗刷区区36美元呢？我想，也许刚巧

是同名的人，碰巧她也喜欢多支付小费，这两天
我的运气可真不错！

我目送着穿绿裙的年轻女人走出店门，很快
消失在人群中。她一定还会再回来的，不知怎
的，我竟有一种预感。

周三，一个学生模样的小男孩，穿着条纹T
恤，怯生生地走到我跟前。瘦弱的样子，让人觉
得仿佛轻轻吹一口气就会把他吓跑。他紧张地
扯了好一会儿自己的衣袖，才鼓起勇气冲着我结
结巴巴地说：“嗯，这个，来一份——番茄肉酱意
面！呃……对了，加多一点，多一点花生酱吧！”

腼腆的学生坐到角落安静地等待，神情肃穆
得犹如穿越时空来到现代的古希腊少年。店里

人少，很快，他点的意面就上了桌，散发出番茄
酱、肉酱和花生酱混合的味道。学生模样的小男
孩见到这碗意面，就像饿了许久的狼突然见到了
鲜肉，他两眼放光朝着番茄意面扑了过来。

“哎，小伙子，别急，别急！这一整碗都是你
的，跑不掉！”我说着。

他简直就是从我手里把面碗抢了过去，力气很
大。趴在桌上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面条，然后心满意
足地抹抹上嘴唇的绒毛上残余的花生酱痕迹。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他，刚刚他吃面条的样子
好像变了一个人，一点儿也不腼腆，这到底是怎
么了？

他付了36美元，现金支付，其中包括给我的
10美元小费。我手里握着他刚刚给的纸币，还
没反应过来，他就转身往门外走去。

“冒昧地问一下，我叫简，你叫什么名字？”我
忍不住开口问。

“盖娅·阿尔戈斯！”他在门边回过头来，小
声地对我说。

“你是学生吗？为什么要给这么多小费？”我
尝试着上前两步抓住他的手，问个明白。同事站
在一旁捂着嘴笑，他们一定觉得我脑袋出问题
了，哪有服务生嫌小费多的。

“站住，等一等！你们……盖娅·阿尔戈斯总
共有多少人？”我大声喊着。

我的动作稍慢了一点，学生模样的盖娅·阿
尔戈斯像泥鳅一样一溜烟跑得没了踪影。

周四，竟然来了两个盖娅·阿尔戈斯，一个是
满头银发的老太太，面相挺凶的，上午刚开门的
时候就来了。紧接着，走进来一个其貌不扬的中
年妇女，她们俩恰巧坐在了同一桌，互相之间没
有交谈。

这两人都点了番茄肉酱意面，一个要细丝
的，一个要螺旋的，额外要求是多加花生酱。她
们的名字该不会又叫盖娅·阿尔戈斯吧！这次我
在给厨房下单的时候，故意把老太太的面条漏掉
了花生酱。番茄肉酱意面端上桌子后，老太太把
鼻子凑近了，在细细的面条丝上迟疑地嗅来嗅
去。我紧张地站在一旁，难道她鼻子跟狗一样灵

敏，还没吃就发现了？
刚吃了一口，银发老太太立马皱着眉头跳了

起来，“花生酱呢，不是说了我的面条要加花生酱
的吗？”老太太怒气冲冲地转向我，那凌厉的眼神
好像早就知道我是故意没加花生酱一样。

“不好意思，对不住，刚才忘记了，我这就端
回厨房给您加上。”那眼神盯得我心里直哆嗦，额
外多加了两大勺花生酱才平息了她的怒火。中
年妇女一直埋头专心吃自己的螺旋意面，这碗面
条我可没漏掉花生酱。她吃得津津有味的，对周
围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

她们差不多同一时间吃完意面，结账时老太
太用的是亚特兰大银行的信用卡，中年妇女用的
是汇丰银行的。签单后我发现，照例是一人支付
了36美元，各自包括了10美元的小费。刷卡的
时候，我赫然看见信用卡面上的名字仍然是“盖
娅·阿尔戈斯”，这既在我意料之中，也在我意料
之外。

“嗨，你们俩！你们谁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
么回事，为什么你们都叫盖娅·阿尔戈斯？”

中年妇女没理会我，匆匆出了门。老太太狠
狠地瞪了我一眼，“你只要记住，盖娅·阿尔戈斯
的意面都要加花生酱就行了！”

这花生酱究竟有什么特别的？我用手指蘸
了一点放进嘴里，有点甜，入口即化。客观地说，
味道尚可，但还没到让人趋之若鹜的程度。我盯
着眼前这罐花生酱，百思不得其解。

“这花生酱是从哪儿进的货呀？”我问一个
厨师。

“喏，简，你自己看，进货单子上有。”供应商
的名字处，赫然写着一个熟悉的名字——盖娅·
阿尔戈斯！

“送货的人呢？”我抓住厨师的胳膊追问。
“送完货就走了呗。对了，你关心这个干

吗？”厨师不解地问。
“噢，随便问问，最近加花生酱的顾客有点

多！”我在想，一个、两个、三个……究竟有多少个
盖娅·阿尔戈斯？

周五，我比平常早半小时就起床了，早早去

了面馆。
这一群面目各异的“盖娅·阿尔戈斯”把我搅

得心神不宁，整个晚上翻来覆去地，几乎没睡着。
冥冥之中，我觉得这个爱吃花生酱的神秘的

盖娅·阿尔戈斯一定会再次出现。
这次，无论如何我也要逮住“他”，或者是

“她”，把整件事情搞个水落石出。
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焦灼地等待着，这一天

真是无比的煎熬。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盖娅·
阿尔戈斯没有出现。下午，接连好几个小时过去
了，连点番茄肉酱意面的人都没有。终于，在太
阳快落山的时候，来了一个亚裔面孔、戴着小圆
眼镜的男人，他点了一份番茄肉酱意面。

我心跳加快，莫非他就是那位神秘的盖娅·
阿尔戈斯？面馆里的时间流速似乎变慢了，我紧
张地立在旁边，盯着他的嘴唇。

“另外，加多一点……”他的嘴唇像慢动作一
样蠕动着。

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神经质地脱口而出：
“是不是，要加多一点花生酱？”

“不，加点辣椒酱吧，别放太多，谢谢！”他客
气地说。

看来，这不是我要等待的人。我的期待落
空，及至快打烊的时候，盖娅·阿尔戈斯还没有
出现。

夜深了，店里空荡荡的，一个顾客都没有。
我颓然地趴在桌上，这一天神经实在是绷得太紧
了，得休息一下。突然，我察觉到小腿凉凉的，睁
开眼一看，原来是一只棕色松狮在用舌头舔我的
小腿。它表情严肃地看着我，像一位正在痛苦思
索的哲学家。松狮身旁的篮子里放着一张小纸
片和一张信用卡，我取过纸片，上面用印刷体写
着“来一份番茄肉酱意面，加多些花生酱，请刷
36美元。落款——盖娅·阿尔戈斯”。难道我今
天等待的盖娅·阿尔戈斯不是“他”，也不是

“她”，而是“它”？
“你也是盖娅·阿尔戈斯吗？你告诉我，这究

竟怎么回事？”我太想知道答案了，于是抱着松狮
的头使劲摇晃。

“汪！汪！”这只松狮毛茸茸的头从我手里挣
脱出来，冲着我大声叫了几下。从它嘴里出来的
唾液喷到了我的脸上，有一部分甚至流到了我的
嘴里，我的脑袋变得晕乎乎的，越来越沉，很快便
失去了知觉……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高矮不
一、肤色不同的盖娅·阿尔戈斯手拉着手在金黄
的草地上奔跑，那只松狮也欢快地在草地上打着
滚儿。

“简，这里怎么有一条狗？”同事问。棕色松
狮趴在我的腿边呼呼大睡，它旁边有一只空的
面碗。

“你说什么，我不叫简！”我清醒了，无比
清醒。

那不是我的名字，我不叫简。我的胃、舌尖
和大脑都在怀念番茄肉酱意面，眩晕感一阵阵袭
来。对了，一定得加花生酱，番茄的酸和花生酱
的甜混合在一起，那可真是世间少有的美味！我
舔了舔嘴唇，朝惊讶的服务生说：“快点给我来一
碗番茄肉酱意面，带花生酱的！”

我的名字是盖娅·阿尔戈斯。


